
江淮方言词语与故事

陡岭行
□ 张惟根

皖南山区一陡岭，两县毗
连各半分。南侧隶属东至县，
岭北归辖贵池城。群山耸立环
岭抱，它位中央似轴心。层峦
叠嶂羊肠道，民间交往必经
程。海拔高约一千米，上下攀援一百分。五十年
前我经地，工米制茶务于民。暂住虽只二年整，
村民相处情意深。久已立意访故地，看望老友
叙旧情。去冬驱车一千里，冒雨顶风陡岭行。原
为山道泥石路，估需一天行车程。导航标示康
庄道，黑色公路直通村。乡亲得知我拜访，早在
家门候我临。久别重逢似陌生，仔细辨别方认
清。激动心情无法表，询长问短不稍停。昔日玩
童成祖辈，当年同辈白发萦。青壮少年出外地，
务工经商忙挣钱。惜叹翁媪多不见，先后西去
作古人。土墙陋屋无踪影，楼房林立别墅群。荒
芜丘陵凹凸地，如今已是茶果园。野藤乱石岭

变样，苍松翠柏桂花芬。竹林
百鸟大合唱，溪水清流响咚
叮。仿佛进入仙境地，休养生
息何处寻。生态环境多优美，
令人感慨十万分。传统风俗招

待客，陈规旧矩礼友人。就地食材城少有，山珍
野味样具全。茶油山楂辣子酱，乡土烹饪技艺
精。泉水煮茶竹燃料，自酿米酒甜又醇。冻米爆
花蜜鸡子，芋制脆饼香喷喷。木炭火锅荤素烩，
冬笋栗粉腊肉蒸。闻名全国特水产，异金湖里
麦鱼鲜。荷叶鸡脯盖饺面，意表吉祥互延绵。敬
酒碰杯多热闹，欢声笑语话从前。没有不散宴
和席，稍坐辞别忙回程。老幼围车来相送，依依
不舍实难分。馈赠山兰作纪念，大雅礼品分外
珍。千言万语一句话，但愿彼此谊永存。回程途
中心澎湃，朴实友情美善真。身逢盛世好时代，
各自珍重颐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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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庚林

清明，自从国家确定为法定
假日，且在高速公路实行免收过
路费以后，除了奠祭活动以外，
更增加了人们踏青、团聚、旅游
的内容。清明，似乎由过去人们
印象中悲痛的节日，变成了一个欢乐的节日。其
实，据古书记载，清明在古时就已赋予了这些内
容。今年清明期间，我实践了这些项目，感受颇
多，特记录于后。

追思
今年清明节期间，我先后去了扬州茅山墓

园、高邮东墩墓园、临泽泰山墓园和沈家堡墓
园，为近 20位几十年来先后逝去的三代亲人
扫墓。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和她新组建家庭以
后，我们已经连续 5年一起为她的先生和我的
太太扫墓。她的先生是一位优秀的党史工作者，
我的太太是一位优秀的邮政工作者。12年前、6
年前均为癌魔夺去了生命，现分别长眠于扬州
和高邮的公墓。我们结合后，曾经为扫墓纠结
过，但经双方商定，还是决定一起于清明期间为
二位亲人扫墓。这样做，既是对他们两位的追思
和寄托，也是为我们新组建家庭幸福指数的巩
固和提高。尽管少数朋友有些微词，我们还是坚
持这样做了，且要坚持下去。

今年，我们这种追思的形式得到了女儿、女
婿的支持，全家一起至高邮公墓为她扫墓。临离
开前，现在的她对她作揖并默默地说，我们走
了，保佑您两个外孙喔！大外孙也握拳作揖说，
外婆保佑。更有趣地是，二外孙也学着握拳作
揖，用不太清晰的语音连说，外婆保佑，外婆保
佑！此时我的眼前又浮现出逝去的她慈祥的笑
脸，似乎她已发出了会心的微笑，答应在九泉之
下保佑两个外孙茁壮成长。

寻根
我的伯父因有些历史问题，上世纪 50年

代末由临泽镇下放至原临泽公社沈堡大队，当
时年事已高的祖父母和二堂哥均随其一起落户
沈家堡。因历史问题的下放，算劳动改造，全家
在那里抬不起头。我父亲因是一个粮站职工，又
胆小怕事，虽不算断绝来往，亦走动不多。仅是
上世纪 60年代初，因自然灾害影响祖父母相
继去世，父母亲去参加过草草的下葬。

此后不久，大伯也去世。二堂哥在农村吃尽
了苦头，干苦活挑重担不谈，关键是抬不起头，
走投无路外流安徽和外出打工达7年之久。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进了我们家。二
堂哥老师范生落实了政策，先由民办教师，又转
为公办教师，再遇到现在堂嫂的帮助，成家生
子，现3个侄男侄女，都已成家立业。一个是苏
州吴江标识标牌有限公司的老总，一个是扬州
二手车市场的老板，侄女也是吴江一服装企业
的高管。前年，二堂哥邀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去祭

扫祖父母、大伯父母和英年早逝
的大堂哥的墓，我们就动议让我
们的后代团聚相认一下，来一次
陈氏后裔的寻根之旅。

今年清明节前一日，我们老
姊妹辈 7人和小姊妹辈 3人（第三代 4人因幼
小未成行）分乘两辆车前往沈家堡寻根。大家在
祖父母、大伯父母和大堂哥墓前献花、烧纸，寄
托哀思。望着沈堡一派田园风光，小辈们纷纷拿
出手机拍照留影。女儿和侄女在一片金黄的油
菜花田边留影，高兴地说，老陈家的根据地，长
这么大这没有来过呢！我在《金陵晚报》社当记
者的侄子，在朋友圈写了一段话，是对我们这次
活动最好的诠释：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重视清
明祭扫。往上推三代、四代，你知道你的祖先在
世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或稀松平常或惊心动魄的
故事吗？今天去爸爸的爷爷、我的太爷坟上，略
知了陈家当年的一些故事，也与同辈但不常走
动的陈氏后代中佼佼者们喝酒，颇有感慨。即使
自己是寻常人，也该了解自己是从哪里来，自己
身上有哪些基因，才能洞悉自己应该更好地往
哪里去。这就是寻根。

团聚
今年清明节我们团聚了二次。
一次是 4月 3日中午，我们陈氏后裔两大

家七小家老小三代 21人在沈家堡二堂哥家的
聚会。二堂嫂原以为满打满算三桌人，后因一些
情况人未聚齐。为这次团聚，她第一天从早一直
忙到夜里一点钟，当天早上五点又忙开了。菜都
是家乡的土菜。蔬菜、水产都是自家种养的，猪
肉是本猪肉，鱼、虾、螺等水产是自捞的。小辈们
吃到藕夹子、大陆春卷，男孩几个小弟兄边喝酒
边交谈，其乐融融。二堂哥还特地从临泽镇请来
了专业照相师在他家门前春日阳光下，拍下了
“仁义礼智后裔沈家堡合影”（注：“仁义礼智”为
父辈的排行），几十年陈氏后裔仅有的一次“全
家福”。

二次是 4月 4日下午，女婿在扬州“君顶”
举办的一场聚会。他的三叔供职北京公务繁忙，
平时少有走动，今年带着新婚的儿子和儿媳妇
回家乡祭祖。席间，全家老小包括我们夫妇，
12人一个大团桌。女婿特地点了江刀和河
豚，请他四川的堂弟媳品尝。吃惯了川菜的小
女子，第一次吃到淮扬菜，高兴至极！饭后，他
三叔一行从镇江乘高铁返京。晚上七点钟，我
已抵邮，在微信中传来了二外孙稚嫩且不太
清楚的声音：“三奶奶，到家了吗？”北京那边
传来了他三奶奶清脆爽朗的声音：“已经上地
铁了，马上就到家了，你来北京玩喔。”高铁、
高速公路的飞跃发展，也为亲人团聚添上了
金色的翅膀。

清明节又是一次团聚的节日，真好。

齐鲁青未了
□ 汪淮江

车过徐州，便入齐鲁。
这一带仍是平原，十月

底的光景，原野上还是碧青
碧青的，和南方没什么区
别。

我疑心列车直线样地奔跑，它撒开腿，
它发了疯。它要奔到哪里去？它似乎不知
道，我一下子也不知道了。

下午四点钟的华北平原的轨道上的列
车上的我。我浮在车厢连接处的随着车轮
撞击铁轨而振荡的空气里。我口袋里没有
烟。我在钢质的地板上被映出长长的寂寞。

往前，一大片云，在原野上投出影子。
尽管厚实，但因遮住了阳光，它显出透明的
阴沉。它很不规则，周遭甚至长得十分潦
草，可以让人很滑稽地联想到棉花糖。大概
没有风，它开始不担心白云苍狗的变化。我
始终看得见它，它也懒洋洋地张着，无聊地
看着我打发时光。列车走了快一刻钟，我对
着手表的分针，终于觉出了它可怕的巨大。
它是在存心吓我呢，简直是恶作剧。

又往前，一个村庄，几户人家。土墙灰
顶。抄着手，蹲那儿，眯眼打盹儿。它们大概
已经习惯了铁轨和列车，车子来了，瞥一
眼，头也不点一下，继续眯着。

再往前，一棵树，枝桠在原野上恣意舒
展。慢慢地近了，枝杈上有个鸟窝，一只大
鸟盘来盘去。呼啦一下，眼前又是原野。这
个世界当真只剩下原野了么？

原野上渐渐笼起一层薄雾。夕阳给薄
雾渲上一层淡淡的橘色。

碧青、浅绿、鹅黄、粉白，远接触目所及
烟青色的苍穹。

是无穷的生命力还是无尽的荒凉？这
大概就是北方原野的印象吧。喜欢么？谈不
上，我只是觉得很感动。一个人置身于矛盾
的广袤之中，可能都会生出这样的感动。

我多想停一停，在这样一片原野里的
一个小站上。

只需要一个站台。

我的下巴上满是青绿
色的胡渣。

薄暮冥冥。
车至泰安。
泰山突兀地冒在原野

上，真像跳出来似的。它显得没来由地大。
泰山岩岩，鲁邦所詹。苍苍莽莽者，于

斯为盛。
泰山是男人的山，它坦坦荡荡地裸露

出大块大块肌肉般灼眼的岩石，借着落日
余晖，射出极度的阳刚。“岩岩”，大概就是这
股意思吧。“詹”即“瞻”也，鲁国人瞻它，不是
没有道理，这样的山，确实需人膜拜（相比之
下，江南的山麓多是姮娥体态，早被诗人们
腻够了）。汉武帝到了泰山，话也说不出，只
一个劲地大叫“高矣、极矣、大矣、特矣、壮
矣、赫矣、骇矣、惑矣”，这个，我相信。

我从未登过泰山，只在往复的旅途中
礼拜过它。但我相信，如果哪天能有幸接近
它，我也多是奉出敬畏之心。我不会融入其
中，因为我天生对超自然的非人性的物体
存在恐慌感。我也绝不会登上山顶（对每一
座山皆是如此），因为我深信，“一览众山
小”的情怀只有圣人才能真正味出，我这样
的凡夫俗子，览了也是白搭。

太阳几乎没有了，天地间充溢着从紫
色到藏青的叹息。

泰山的山脊被车窗玻璃渐渐裁低，山
脉延续处，乃是一群群崮子。

再后来，一只只崮子倔生生地蹲在那
儿，看不清头脸，显得有些愣头愣脑。它们
要证明什么？呵呵，那犟性子，明明就是泰
山生出来的嘛！

车内的灯光在崮子黢黑的断崖面涂抹
了一格一格的蜜黄色。

过黄河时，天已黑透。黄河流水鸣溅
溅，我是听不见了，满耳充斥着车轮、轨道
和桥体的重金属。

在漆黑的夜里，我需要一首歌来遣走
恐惧。《Jupiter》应该可以，虽然它不切题。

坝·坝头
□ 朱延庆

坝，字典辞书中解释为：截住河流的建筑物，或者是
在河工险要处巩固堤防的建筑物。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少人，家在县城，人
在农村工作，生活诸多不便。有的就干脆在农村安家，
有的人不甘心在农村，总是等待机会往城里调。

S医师中专毕业，在农村一个大的集镇医院工作25年了，
外科手术做得很好，上腹部、下腹部手术都能做，在周围的乡镇
也有了些名气。机会来了。城关镇医院一位老外科医师去世了，
很需要一名精明能干的中年外科医师来接替。S医师与该院院
长联系上了，院长说，像S这样的人正适合。S于是向当时供职
的医院院长申请调动的事。院长先是坚决不同意，S便天天磨
蹭，诉说自己的家庭困难：家中上有父母，妻子在外地工作，大女
孩在外地上大学，小儿子在上初中，做儿子、做父亲的不能担当
起家中的事，真感到内疚、惭愧。经过多次长谈，院长同意S调动
了，好在S的副手也能独当一面进行有一定难度的外科手术。

S的申请报告呈送到县卫生局，人事科长、副局长、局长研
究决定，同意S调入城关镇医院。可时间过去半年还没有什么
动静。S的表兄是县中医院的书记，一天，二人在一起商谈：谁

在坝住不放，谁在打坝头。
在江淮方言中，坝、坝头有其喻意。坝是用来拦水

的，有的事情不能顺利办理，就如同截水、拦水一样，
有人打坝头了。

二人商谈有了结果。县卫生局有位管人事的副局
长，他有个表弟W 是另一个大镇医院的内科医师，大学毕业后
工作了五年，在县城谈了对象，刚生了个小孩，家庭也有一定困
难，准备调进县中医院工作。那位副局长为表弟 W 工作的调
动做了不少工作，与县中医院也谈妥了，但没有来得及同书记
打招呼，书记以暂不需要内科医师为由，就是不同意W 调进该
院。原来问题的症结在这里，表弟兄二人都笑起来了。S医师对
其表兄说：我进不了城关医院，原来是那位副局长坝住的；W
进不了县中医院，原来是你老哥打坝头啊！你要先开坝，我那个
坝头就会打开了。

过了十天，W 到县中医院上班了，S也进了城关医院工作。
人 与 人 之 间 的

“坝”宜开不宜筑，那样
世界就多了几分和美。

别样的高考
! 孙三昌

1977年，中国在经历了
11年的高考制度冰冻期后
开始复苏，其招生政策改变
了以往学习成绩好与差无关
紧要，关键是成分要好，工
人、贫下中农家的孩子才有资格上大学，其次家中要有
亲戚当干部，才能帮你向上推荐的模式，通过考试选拔
人材。这让所有的人都获得了平等竞争的权利。特别是
那些有“成分”问题的考生兴奋得跳了起来，期盼着这
一政策的落实。由于外公的成分是“地主”，我招飞、当
兵、上学、招工都被拒之门外。尽管以往也有“可以教育
好的子女”政策，但实施起来就是点缀而已。所以我对
国家这个政策能否具体实施而心有余悸，加上离开学
校已经 10多年了，考大学的资料一无所有，参加高考
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是对大学生活的向往，加上爱人
的说教：或许新招生政策真正落实到位，你去试一试，
考上最好，考不上也不吃亏。我便半信半疑地报了名，
选择了走高考这条路。

由于是冰冻期后的第一次高考，报名的人数特别
多，报考的对象是 1966年到 1977年所有高初中毕业
生，有军人、工人、农民、知识青年。监于参考人数太多，
所有考生都必须参加预考，以取得高考资格。这个资格
是相当难以取得的，因为当时的录取比例 29:1，是历
年高考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凭着 11年前在校学习的
扎实基础，在没有任何辅导资料、没有老师辅导的情况
下，我顺利地通过了预考。

当年高考时间是在冬天，考场设在县城中学里。考
试那天，我爱人和女儿陪我上了县城，目送着我进了考
场，给了我鼓舞，提供了我顺利答题的正能量。记得当

时我坐在考场的第
一个位置上，用的是
一支蓝水钢笔，认真
答题，检查一遍，也
就交了卷。江苏考试
的科目是政治、语
文、数学、物理化学
合卷。题目已经大多
数记不清了，但作文
题目《苦战》，至今还
记得，内容写了农村
一年中最忙碌、最辛
苦的夏收夏种；数学
题对现在的孩子来
说，当然是十分容易
的，但是对当时丢开
书本多年的我们来
说，大部分题目还是
生疏的。我清楚地记

得压轴题一道有关极值的问
题，很大一部分考生都解答
不出来。考试结束后想知道
正确答案都很难，特别是政
治、语文中有的题目答案老

师也拿不准。不像现在高考一结
束，报纸上、网上就提供了试卷与
答案。考生对一下，自己也能估算
出自己的考分。特别是生活条件
方面，我的高考可比现在艰苦多
了。记得中午在饭店吃一碗面条，
下午又在考场上继续战斗。而现
在孩子的高考伙食既讲营养，又
色、香、味俱全。同时现在社会各
界都很关注高考，考场周围的车
辆都必须绕道而行，送考的人数
比考生还要多。现在的孩子真是
太幸福了。

顺利通过考试，我接到了过
线通知，接着就是体检，填报志
愿。当时的情况不像现在，填报志
愿除了有厚厚的“攻略”可供咨
询，还有老师的具体指导，家人、
朋友的参考意见。由于不清楚自
己的高考成绩，加上既结过婚，又
有小孩，根本就不敢填报比较好
的院校，所有志愿都是别人不愿
意填报的师范类院校。殊不知与
我想法相同的考生很多，因此很
大一批人都涌到这类院校，反倒
造成录取分数较高。1978年2月
中旬的一天上午，邮递员给我送
来了一封《录取通知书》。打开一
看，我被录取到高邮师范数理专
业学习。当时喜悦的泪水就像断
了线的珍珠不由自主地落下，感
到自己一步登了天。

3月初，我如期来到高邮师
范报到。坐在明亮的教室里，感慨
万千。班上的新同学有百分之六
十是老三届毕业生，结过婚的占
百分之三十多。兄弟同班，师生同
室，在历史上从未有过，成为录取
考生中的一大亮点。同学们非常
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都
很勤奋，暗暗使劲，争取学习更多
的知识，毕业后去适应中学的教
学工作。


